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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现代·现实:穆旦诗歌的“另类”抒情 

彭海云
1
 

(嘉兴学院文法学院，浙江 嘉兴 314001) 

【摘 要】：穆旦是嘉兴籍现代著名诗人,从抒情传统视角来解读穆旦诗作,似乎会有一些新的思考和发现。有相

当一部分穆旦诗歌的主题和风格虽然常以“现代”面目出现,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又或隐或显地夹杂着“浪漫”和

“现实”的思索维度和美学意蕴,穆旦诗歌可谓是“浪漫”“现代”“现实”三重面相的交织变奏。不必讳言,这三

重面相主要源于欧美现代文化,但又潜隐着中国古典抒情因子,并与时代的现实境遇遥相呼应。它们通过一条变迁的

“自我”抒情绳索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从而持续地挥发着中国古典艺术的精神气韵。穆旦诗歌的“另类”抒情处理,

最后凝结为“新的抒情”诗歌创作实践和诗学观念言说,这在中外诗歌史上都比较少见,具有独特的写作示范及诗

学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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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抒情传统与穆旦诗歌新解读 

嘉兴籍现代名人穆旦以诗歌闻名于世,其诗歌自诞生以来,便受到了学人们的广泛关注及多元探析,不断地开拓着穆旦诗歌

研究的阐释疆域。略有不足的是,学术界至今仍对其诗歌的评价不一,有时候似乎是各说各话,不计其余,甚至出现过极端的相互

对立情形,演变成令人颇费思量的“穆旦现象”。肯定者称,他是“中国现代新诗第一人”,因为他的诗是“非中国”的、“反传

统”的[1];而否定者则又说,他的诗及其风格过分依赖于奥登、艾略特等欧美诗人诗歌创作资源,没有原创性和本土艺术气息,是一

种“伪奥登风”和“非中国性”[2]。 

不难看出,学术界对穆旦诗歌颇有争议,或者直截了当地说,对穆旦诗歌的地位,批评者之间的分析与断定落差较大。但无论

是赞扬还是批评,双方所取得的共识倒也存在,即穆旦及其诗歌是“非中国性”的。只不过一方认为,穆旦诗歌的成功主要受惠于

西方现代派诗人诗风,“非中国性”是其特点也是优点;另一方则认为,从中国诗歌艺术特质来看,“非中国化”反而成了穆旦诗

歌的重要缺憾和硬伤。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两者竟然得出了迥然相异的结论,而我们所要追问的是,难道穆旦诗歌真的与中国

古典诗歌的文化特质和艺术精神完全断裂了吗?穆旦诗歌中外来艺术资源和本土文化传统之间难道就绝对难以共生及兼容吗?回

答起码要斟酌再三,姑且不论穆旦所成长、经历及生活的氛围与本土现实生活的血肉相连,就是从穆旦诗歌中所体现的时代、民

族、国家情怀内容及独特的抒情气息来看,答案也并非那么简单与绝对。上述问题因此可以成为我们重新评估及阐释穆旦诗歌价

值的一个重要导火索与契机。 

再进一步说,跳出“非此即彼”式二元对立思维,引入新颖研究视角,或许是重新评价及拓展解读穆旦诗歌的又一重要思路。

譬如,从抒情传统[3]来观照穆旦诗歌,似乎会有一些新的理解,即有相当一部分穆旦诗歌主题虽然常以“现代”的主导面目出现,

但更多的时候,它们又或隐或显地夹杂着“浪漫”和“现实”的思维维度和意蕴内核,此类穆旦诗歌的主题和风格可谓是“浪

                                                        
1作者简介:彭海云(1980－)，男，江西莲花人，嘉兴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文学理论及现当代文学研究。 

网络出版时间:2018-07-1311:31:55网络出版地址:http://kns．cnki．net/kcms/detail/33．1273．Z．20180712．1627．002．html 



 

 2 

漫”“现代”“现实”三重面相的交织变奏。它们通过一条变迁的“自我”抒情绳索有机地串联在一起,从而持续挥发着中国古

典艺术的精神气韵。 

二、“浪漫化”抒情:自我的高涨与个性的张扬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最能体现“文学是人学”的体裁是诗歌,因为无论是从人类情感意识的表述还是从文学历史的发展来看,

诗歌都是最早也是最适合用来传达人类心理情绪的载体。从“诗言志”“诗比历史更具有普遍性”“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

露”等中外哲人的诗歌论述来看,莫不是为了说明——诗歌是人们表达并交流自我情感、认识社会人生及思索宇宙真理的重要路

径。诗歌中的自我意识、主体观念在诗人心中历来占据着根本性的位置,诗歌里的浪漫化因子也是随处可见,至西方浪漫主义文

学时达到无以复加的顶峰。 

穆旦正是从阅读和模仿英美浪漫主义诗歌步入诗坛。这在穆旦早期诗歌中有着明显体现。以 1938年为界,穆旦 20岁之前创

作的诗歌有 20 余首,这些诗歌在内容、题材选择及艺术表现形式上不尽相同,但是在抒情风格和浪漫主义情愫上却有“家族相

似”,充分表达了一个青年诗人热烈的抒情个性和浪漫主义情怀。 

在抒情内容上,穆旦诗歌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抒情色彩,反映了年轻人对美好人生理想和幸福生活的热烈憧憬与执著追求。

比如写于 1934 年的《前夕》,此时诗人才 16 岁,还是一个中学生,但是诗歌内容写的是“希望像一团火//尽量地烧//烧,用全身

的热血//如果人生比你的//理想更为严重//苦痛是应该//这时,我将//永远凝视着目标//追寻,前进//拿生命铺平这无边的路

途”。在这里,诸如“希望”“理想”“人生”“目标”“生命”等主题,恰恰是青年人所要经常遇到和面对的,很多时候也是他

们的口头禅;而“燃烧”“热血”“苦痛”“追寻”“路途”等词语,则充分表达了年轻人对于未来人生、理想目标的一往直前

与勇敢坚持,充满了积极的浪漫主义抒情精神。 

在抒情表现形式上,穆旦早期诗歌的浪漫化抒情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借鉴了雪莱、雨果等浪漫主义大师的诗剧形态。我们

知道,英美浪漫主义代表作家创作了不少诗剧形式作品,像雪莱的《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雨果的《欧那尼》、叶芝的《炼狱》

等,通过大容量的诗剧,诗人们畅快地表达了排山倒海般的浪漫化抒情风格。穆旦早期诗歌中也有诗剧体的佳作——《神魔之争》
[4],这首诗篇幅较长,近 200 行,故事内容也比较复杂,角色主要是“东风”“神”“魔鬼”“林妖”4 个形象,无论从篇幅、诗体

还是从情节上看,显然都受到了浪漫主义大师们的深远影响。其次,穆旦诗歌中一些词汇的运用也大量借鉴了英美浪漫主义诗歌。

如不止一次地对于“O”这个欧式感叹词的使用就是例证,在《合唱二章》中,“O飞奔呵,旋转的星球//O皇帝的子孙,疯狂!”在

《防空洞里的抒情诗》里“O 黑色的脸,黑色的身子,黑色的手!”在《玫瑰之歌》中“O 让我离去,既然这儿一切都是枉然”;在

《在旷野上》写“O,仁慈的死神呵,给我宁静”等。再次,穆旦诗歌通过对“我”的反复书写来展现浪漫化抒情,表现了诗人“自

我意识”和个体“生命意识”的高涨和张扬。有的直接以“我”作为诗题,如《我看》《我的形成》《我向自己说》《我》《听说我

老了》《我想要走》等,有的“我”成了诗歌里的一个核心存在,如《合唱二章》里,“我”和“你们”一样,不管多么困难,始终

“热情的拥抱”和“歌唱”坚贞的人类之爱;在《在旷野上》喊出了“我从我心的旷野里呼喊//为了我窥见的美丽的真理”。 

所以,穆旦及其诗歌创作所富有的浪漫化抒情色彩是一目了然的。无论是从抒情发展轨迹,还是从抒情内容和表现形式来分

析,穆旦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抒情都是一以贯之,不绝如缕。最后主要呈现为一种“自我意识”的高涨和个性生命的张扬。当然,穆

旦诗歌中的浪漫主义情结也是别样多姿、渊源有之,它主要受到了雪莱、雨果等欧美浪漫主义大师们的巨大影响,同时又不乏白

居易、李煜等江南文人抒情传统的固有遗传。 

三、“现代性”抒情:自我的裂变与个性的没落 

对于穆旦诗歌,评论界的主流认定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第一人”。这在各种各样关于 20 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著述

中也可以看出,像李怡主编的《中国现代诗歌欣赏》、汪剑钊《二十世纪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蓝棣之《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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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中都对穆旦诗歌进行了重点评述。但是因为对于“现代性”问题本身就存在模糊不清的理解与争

议,因此,落实到穆旦诗歌阐述时,也会导致某些不必要的遮蔽,比如对穆旦诗歌中抒情的疏离和“自我”的排斥。 

穆旦诗歌中抒情的第二重面相是“现代性”抒情,它集中于穆旦所创作的具有现代主义倾向的诗歌中。而穆旦的“现代主

义”诗歌主要创作于战争期间。比较有意思的是,虽然写作的年代以及诗歌的对象原本现实性较强,但是穆旦的写作却是另辟蹊

径,在“现实性”感觉场景下表达出一种趋向“现代性”理性抒情模式,审视了战争中的“自我”、民族、国家和人类困境,反映

了巨变年代里“自我”的沉沦、裂变和个性的没落、消隐。 

穆旦诗歌的“现代性”抒情首先表现为一个理性抒情模子的构建。一般来讲,抒情性偏重人的感官情绪,自我主观色彩和个

性表现比较强烈,而“现代性”出现之后,尽管也是脱离不了从自我及经验世界出发,但阐述的重心已经不在于一己之感性和自

我的体验,而是带入了理性化的思索和拷问,侧重叩问人生的意义、死亡、生存、异化等形而上的哲理。很多时候,感性和理性之

间甚至有着难以跨越的鸿沟。可是到了穆旦诗歌中,对感性和理性关系进行了杂糅交汇。一句话,穆旦的现代主义诗歌中充满了

智性、抽象和晦涩,同时又渗透着感性、具象和主观抒情成分,转换成一种具有一定深度的感性和理性交织的抒情新模式。 

其次,穆旦诗歌的“现代性”抒情转化为“自我”的退隐和裂变。那么,穆旦诗歌中为何以及出现了怎样的“自我”转型和

裂变呢?1939-1945 年是穆旦诗歌创作的中期阶段,也是穆旦诗歌创作的成熟和高峰期。而从中国历史来看,这是抗日战争的关键

时期,中华大地上谱写的是一曲如歌如泣的反战大歌。受到家国形势以及诗人自身成长经历的影响,这个时期的穆旦诗歌诗风也

发生了悄然的变化。其中一个就是,穆旦诗歌风格变得硬朗和理智起来,诗歌中的浪漫化“自我”渐渐消退,并且分裂为现代性

“自我”。如《我》中,“从子宫割裂,失去了温暖//永远是自己,锁在荒野里”重复了两次,“幻化的形象//是更深的绝望”,最

后是“仇恨着母亲给分出了梦境”。这是一首写于 1940年的诗歌,诗歌里面有着具体生动的物象和感觉,但是诗歌的内容和意义

又是朦胧和不确定的。是象征战争还是描写个人遭际?仿佛都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诗歌里对“自我”

意识进行了反思,而与母亲的割裂和最后“梦境”的揭示,可能意味着之前的“自我”都不过是幻象和美梦,需要裂变为“群

体”——我们。又如《诗八首》中,通过描写“你”和“我”之间无数次的感情“点燃”“恐惧”“拥抱”“惊喜”“背离”“飘

落”“平静”,说明了“你”和“我”之间恋爱的“无数的可能”,而诗歌中的“我”竟然裂变为一个危险的存在,表达出了现

代人的别样爱情哲学。 

跟自我的裂变紧密相关的是穆旦诗歌中呈现出来的“个性”的没落。浪漫主义诗歌极力张扬自我和个性的能量,现代主义诗

歌则质疑“偶像的黄昏”“个性的异化”,穆旦诗歌创作逐渐地也受到了后者的影响。如果说穆旦浪漫主义诗歌中的抒情者频繁

出现的是“个性化”的“我”的话,那么到“现代性”抒情诗歌创作时,取而代之的常常是“非个人化”的“他”“你”“男

人”“女人”或者是复数的“我们”“他们”“你们”。如《隐现》一诗,有点史诗的味道,诗歌中写了“宣道”“历程”“祈

神”三部分,看似是个人化的自我行为,但是里面的主体是“我们”。我们作为一个群体本有着统一的方向和普遍性的价值,但是

诗歌里又常有矛盾性的混乱和冲突,所以“我们”有时候“离散”“绝望”“退缩”“哭泣”“消隐”“枯竭”。说明了诗歌中

表现个人的情感已不再重要,而现代人普遍性的“异化”和焦虑意识则不断凸显。又如《森林之魅》,“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

的冲击//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如今却是欣欣的树木把一切遗忘”,这里不是写个体而是写

“你们”的“死亡”,由此既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生命的宝贵,更使人意识到了人性的黑暗和死亡的意义。 

穆旦诗歌中的“现代性”抒情中主要来源于“艾略特”“奥登”等诗歌传统,但同时也和中国文化中偏重理性一脉的孔孟

思想,尤其是后来的宋诗有着精神血脉关联。 

四、“现实式”抒情:自我的泛化与个性的隐匿 

尽管穆旦诗歌中包含着“浪漫化”抒情和“现代性”抒情,但并不是说,穆旦诗歌中就没有“现实主义”的元素和内容。相

反,穆旦一生创作的大部分诗歌中,除了个人化的“浪漫”抒情和超越性的“现代”审视外,归根结底,几乎同时拥有一个扎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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贴地的“现实”抒情意识。穆旦诗歌的丰富性和独特性由此奔涌而出,成为了“浪漫”“现代”“现实”抒情的三重变奏。 

循此,穆旦诗歌的第三重面相为“现实式”抒情。只不过值得思索是,这种“现实式”抒情不仅区分于“浪漫化”“现代

性”抒情结合,更与普适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包括左翼诗歌有所差异。 

穆旦诗歌的精神之根扎牢于现实主义的土壤之中。他毕竟是一位中国优秀诗人,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所以在汲取西方浪漫

主义、现代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等文化营养的同时,在他血液的隐秘深处必然还流淌着涓涓中国传统文化之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

甚至可以说,穆旦诗歌从根本上来说属于中国气派、中国特质。这主要表现在精神气质、人文内蕴以及超越既定现实等三个方面。 

其一,在精神气质上,穆旦的现实主义诗歌及“现实式”抒情,总是在具体的现实语境中,以抒情的姿态去切身感受时代的痛

苦、直面家国的危难以及“拥抱人民”的战争。如《赞美》一诗:“我要以一切拥抱你//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在耻辱里生活的

人民,佝偻的人民//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这里写到了“我”面对残酷的战争和动乱的历史语境,感情的抒发已

经自觉地脱离了浪漫主义的感伤悲悯,也放弃了现代主义过于说理的哲性提升,而是到个人小天地之外的“人民”视阈中寻找具

有更大范围的抒情感染力空间。从中我们明显看到了一个有现实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洪流中完成了自我的泛化和个性的

收敛,通过更多数的“人民”体验到了“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痛苦而悲壮的抗争精神。又如《农民兵》:“不知道自己是最可

爱的人//只听长官说他们太愚笨//当富人和猫狗正在用餐//是长官派他们看守着大门。”在此,诗人基于对农民的赞美,对当时

农民受压迫的社会不公事实进行了无情的批评和控诉。 

其二,在人文内蕴上,穆旦的“现实式”抒情诗歌着重关注的是现实的家国苦难和民族的战争忧思,表现了诗人一种浓浓的

民族哀伤和家国情怀。这方面的诗歌比较多,如《防空洞里的抒情诗》:“我想起大街上疯狂的跑着的人们//那些个残酷的为死

亡恫吓的人们//像是蜂拥的昆虫//向我们的洞里挤。”在诗歌中,人们的痛苦在于,像微不足道的虫子一样,为了躲避战争的轰炸

和生命的保全,随时战战兢兢,吓个半死地往拥挤的防空洞里挤。这表现出了人们对于生命的渺小和无奈的焦灼感。又如《饥饿

的中国》:“饥饿是这些孩子的灵魂//我看见饥饿在每一家门口//太深刻,太惊人,终于使我们漠不关心//今天是混乱,疯狂,自渎,

白白的死去//因为人太脆弱!”诗人更是在用全幅心灵来呐喊,希望打动每个有良心的人的神经,表现黑暗的现实和残酷的战争

带给人们的内心扭曲和生命威胁。 

其三,穆旦“现实式”抒情诗歌是超越于既定现实的表征。这主要是指,穆旦诗歌执著于关注现实、时代,但又不仅仅停留于

此,而是努力挣脱具体的时空限制,到诗歌中去挖掘更深刻的理智思想,以此揭示深邃处的人性感悟。如《旗》写道:“我们都在

下面,你在高空飘扬//常想飞出物外,却为地面拉紧//是大家的方向,因你而胜利固定//我们爱慕你,如今属于人民。”在这

里,“旗”不只是具体的一个物象描写,更是一种文化符号的比拟和象征,它和“人民”其实是血浓于水的关系,暗示着“旗”要

扎根于“人民”,而人民则在“旗”的统一领导下,经过流血、牺牲,夺取最终的胜利。诗歌中的哲理味道由此得以增强。 

五、结语:徘徊在浪漫、现代和现实之间的抒情 

综上所述,穆旦诗歌并没有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完全倒向“西方”,他的“西方化”和“反传统”的背后分明潜伏着中国古典

文化和现实生活的优秀因子。典范的表现就是穆旦诗歌中复杂的、“另类”的抒情,具体地呈现为“浪漫化”抒情、“现代性”

抒情及“现实式”抒情等三种面貌。它们构筑成了穆旦此后所大力倡导的“新的抒情”。 

穆旦诗歌抒情创作中的所谓“新”,说白了就在于,它既不单纯是中国的,也汲取了西方的;既不单纯是情感的,也渗透了理

智的;既不单纯根源于诗人所处的现实、时代、民族,又溢出这些边界从而具有了人类普世意义上的超越性。而纵观中外诗歌及

诗学史,这种徘徊在浪漫、现代和现实之间“新的抒情”创作实践和理论言说尚属少见。 

因此,穆旦诗歌具有独特的诗学理论及创作价值。反过来说,我们通过一个抒情传统的视野来重新理解穆旦诗歌中的“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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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抒情言说,其实是有助于理解穆旦诗歌的世界性和传统性,对当代诗歌创作也不无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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